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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步入山东博物馆的“端端雍雍 闻于夏
东——— 莒文化特展”，仿佛踏入一条静谧的时
光隧道。青铜幽光温润，陶器轮廓质朴，它们在
光影交错间沉默如谜，又似被瞬间唤醒，正低
声诉说一段关于创造、突破与幽默的古老
故事。
  展柜中，一件形制独特的青铜器总是最先
吸引目光。它有着鼎般的沉稳身躯，三足可承
火加热；却又带着匜的流畅口槽与执柄，便于
倾注。这件在莒南县中刘山村出土的“鼎形

匜”，通高20.4厘米，口径23.6厘米，腹部饰窃曲
纹带，下方缀凸棱纹一周。三只牛蹄形足稳健
有力，朝向与流口一致，展现出均衡的匠心。
  在周代严整的礼器体系中，鼎用于烹煮，
庄严厚重；匜用于沃盥，轻盈实用。二者功能泾
渭分明，不可混淆。但莒人偏要“跨界”。他们将
两种器型巧妙融合，创造出这件既可加热、又
便于倾倒的复合器具。这不仅是铸造技艺的突
破，更是一种实用哲学的宣示：器物当为人所

用，而非人被其所缚。规则的框架仍在，而生活
的智慧已悄然开辟出更从容的路径。
  礼制的精髓，常在于秩序的一丝不苟。周
代推行的“列鼎制度”便是典范：天子九鼎八
簋，诸侯七鼎六簋，依级递减，大小相次，不可
逾越。它是身份与权力的沉默宣告，庄严而近
乎刻板。
  莒人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们并未舍弃
用鼎的传统，却别出心裁地以鬲代簋，组成新
颖的“鼎鬲组合”。尤为有趣的是，莒人的鼎与
鬲常大小相近，整齐并列，而非依序递减。这
看似细微的调整，流露着不同的心思：淡化森
严的等级差序，强调视觉的和谐统一。这既是
对礼制的尊重，亦是一份洒脱的变通。
  编钟，是青铜时代礼乐文明的制高点。它
高悬庙堂，专用于祭祀、宴享等重大仪典。钟
声洪隆，沟通天地，秩序俨然，是权力与规范的
音响象征。
  然而，莒国的一位国君生出一个诗意的念
头：如此清越妙音，何必只囿于殿宇之间？天
地有大美，山水有清响，若钟声与之共鸣，岂不

更得其趣？于是，他命人铸造一套音阶精准、
便于携行的编钟，带往山林水畔，临流奏乐。
从此，庄重的礼器化身为“游钟”。
  莒南县大店镇花园村出土的“莒仲子平”
铜纽钟，九件成列，最大者通高26.9厘米，最小
者通高13.6厘米。形制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
长方形纽，螺状枚，钲间篆带与舞顶皆饰蟠虺
纹，两鼓面饰蟠螭纹，内填重环纹和麻点纹，工
艺精湛。钟的正面钲间和两侧均铸铭文70字，
记载了“莒叔之仲子平”铸造此套游钟的史实。
该套编钟音阶精准，不仅是莒国青铜铸造技艺
的见证，更是国君田猎郊游时怡情山水的“专
用乐器”，注入了个人抒怀与自然审美的情感。
  纵观这些器物与制度上的新变，一条清晰
的脉络逐渐显现：他处恪守礼
制，莒地注重实用；他处遵循旧
典，莒人乐于创新；他处严肃规
整，莒风灵活通变——— 原来，莒
文化早就在文物里埋下了创造
的基因。这份古老手作的智慧与
幽默，穿越千年，依然生动如初。

莒宝爱创造

鼎形匜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匡丽君

  2026年B站跨年晚会的舞台上，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
目《三打白骨精》点燃全场。这个节目以《西游记》经典桥
段《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
等多个剧种的绝活熔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
的韵白，在11分钟内将戏曲的技巧美、视觉美浓缩到极
致，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DNA动了”，更火到了海外，成
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
  作为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孙霆揭开了这11分钟
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
的无限可能。

一场“绝活大融合”的冒险

  “一开始就是想找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绝活。”孙霆解
释，他们筛选了一批极具观赏性的戏曲绝活，“桂剧的打
棍出箱十分特别，秦腔的吹火视觉震撼，川剧的变脸更是
家喻户晓，放弃哪个都可惜。”于是，团队决定“冒险”，以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为骨架，将这些来自不同剧种的绝
活像“添枝加叶”一样串联起来。
  要让这些风格迥异的技巧自然衔接，并不容易。白
骨精从村姑化身老太太时，需要从水袖功切换到吐火技
巧，而吐火时不能有水袖，这就需要一个快速脱衣的衔接
动作。孙霆想起自己做自媒体时看到的晋剧《杀宫》中的
技巧，给它起名“金蝉脱壳”，将其融入节目，既解决了衔
接问题，又增添了观赏性。
  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基于故事的有机整
合。孙悟空的机敏、白骨精的狡诈，都通过不同剧种的技
巧得以展现。川剧的“变脸扯脸”让白骨精的变身更具神
秘感，婺剧的“大攀纣棍”凸显了孙悟空的英勇，秦腔的吹
火则强化了妖怪的邪恶本质。“每个绝活都要为故事服
务，不能为了炫技而炫技。”孙霆强调，这是融合技巧的核
心原则。
  “戏曲技巧没有版权限制，只要用得好，跨剧种借鉴
完全没问题。”孙霆说，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这种
开放性。

取舍间“主动迈出第一步”

  “一开始接到的就是个命题作文。”孙霆回忆，导演组
找到他时，已经敲定了《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彼时，浙
江婺剧院的《三打白骨精》刚斩获文华奖，民营剧团也纷
纷排演，这个源自《西游记》的经典桥段，在戏曲界正迎来
新一轮热度。如何把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变成适合年轻
观众的11分钟节目，成了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传统戏曲里，一出《三打白骨精》的完整演出往往需
要几十分钟乃至数小时，要交代人物关系、铺垫矛盾冲
突、展现完整的唱腔与身段。但冗长的叙事和缓慢的节
奏在网络显然行不通。“我们改了6次脚本，一开始总想把
故事讲完整，后来发现完全没必要。”事实上，《三打白骨
精》的优势正在于家喻户晓，白骨精的三次化身在观众心
中早已根深蒂固，无需过多铺垫，稍微引导就能抓住核心
冲突。这种“天然优势”让团队大胆作出了取舍：砍掉冗
余的叙事，聚焦“绝活展示”与“视觉冲击”。最终呈现的
11分钟里，7分钟是核心打斗与技巧表演，剩下的4分钟则
用于前后包装。但即便是7分钟的表演，对演员来说也是
巨大的挑战，戏曲里的“打出手”“毯子功”等技巧，原本需
要充足的时间铺垫和展示，如今却要在几秒内完成切换，
几乎可以说是“生切”的镜头语言，堪比短视频的快节奏
剪辑。
  “我们不能指望年轻人主动走进剧场，去适应戏曲的
节奏。”孙霆说，传统文化要破圈，必须主动迈出第一步，
去适应年轻人的语境。《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
样的认知，减少唱腔比例，增加视觉冲击，弱化复杂叙事，
强化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
铺垫。
  另一个难题则是故事逻辑的自洽。孙霆强调，戏曲
的一大核心是“合理讲故事”。“如果唐僧看到老太太吐
火，还认为她是好人，这显然不合理。”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团队用灯光切换营造出“平行空间”的效果，让唐僧看
不到打斗场面，既保证了技巧展示的完整性，又维持了故
事的逻辑。
  如何将传统戏曲人物造型与新舞台适配也是一大难
题。传统戏曲中，老旦角色的服装多为暗色调，贴合老年
人的身份设定，但在这个面向年轻观众的节目里，这样的
设计显然缺乏视觉吸引力。团队最终将老旦的服装设计
得既保留年龄感，与村姑形成对比，又不失亮丽色彩，这
种“反传统”的尝试，正是为了打破年轻观众对戏曲“老气
横秋”的刻板印象。

“小而美”也能很炸裂

  “传统与现代并不对立，而是和谐共生的。新形式为
老艺术注入了活力，老艺术为新形式提供了内核。”孙霆
说。《三打白骨精》的成功，正是这种“碰撞”的完美体现。
  这折射出一个现象———“传统新生”的浪潮正在文化
领域涌动，原本被视作“小众”“过时”的老艺术、非遗代表
性项目，通过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改造，成功破圈。戏
曲领域的年轻化转型，更是传统艺术破圈的典型范本。越
剧演员陈丽君及其团队的《新龙门客栈》将尹派小生标志
性的柔美唱腔与武侠故事的利落张力完美融合，打破了

“越剧只适合演绎才子佳人”的固有印象。更关键的是，团
队深谙新媒体传播逻辑，摒弃冗长的剧情铺垫，剪辑表演
中眼神流转、身段翻飞、情感爆发的高光片段，配合“越剧
版江湖儿女”的年轻化标签，快速抓住年轻人的注意力，
消解了传统戏曲的距离感，让越剧成功圈粉无数。
  在其他艺术领域，河南卫视水下舞蹈《洛神水赋》以
千年经典《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意象为内核，
复刻敦煌飞天造型，将壁画中飞天意象转化为视觉奇观，
开创性地采用水下表演场景，营造出梦幻辽阔的氛围，在
短视频平台迅速刷屏，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时代传播的双
赢……这些充分证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跨越时空的生
命力，只要锚定文化根脉、契合时代脉搏，便能在创新发
展中焕发新生。

《三打白骨精》出圈

一场唱念做打

与现代舞台的碰撞

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

　　“在清代，要治传统金石之学，必须有
传统的经学与小学的基础。陈介祺则正具
备了诸方面的良好条件：一是传承家学，二
则进士出身，三为得到老前辈学者的奖掖，
四乃大有才力，五者矢志倾心血毕其一
生。”山东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潍坊市博
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说。
　　陈介祺的起点，与常人不同。他于清
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月十日出生在北京
城西安门街陈官俊府邸。公子降临，陈家
后继有人，父亲陈官俊喜出望外，母亲丁氏
更是视儿子如掌上明珠，疼爱有加。
　　《潍县志稿》记载：陈介祺，少长京师，
赋性端严，持身公谨。幼承父训不嬉娱，无
妄言。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天资聪
颖，苦读典籍的介祺深受父亲的喜爱。陈
介祺7岁时，父亲任山西学政期间，命其就读
于山西任所，可见父亲对他的疼爱。
　　陈介祺自幼笃爱文史，13岁时以一首
《白莲花诗》受到金石学家阮元的赞赏。陈
介祺不负厚望，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23
岁乡试时被主考官誉为“不易得”的人才，29
岁考取内阁中书，委署试读本衙门撰文，办
理诰敕房事务，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33岁会考中进士，钦取第十名，授翰林院
编修。
　　陈介祺年轻时，便对金石情有独钟。
他曾回忆：“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
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19岁时，他开始

收藏金石，36岁开始收藏印玺，40岁购得毛
公鼎。陈介祺所藏意在保存华夏文化的命
脉，研究、传播古代的历史文化。他在《簠
斋尺牍》中说：“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不涉
入赏玩色泽也。”
　　陈介祺为官期间，目睹朝廷的腐败，对
官场上尔虞我诈的勾当，深感痛心。咸丰
三年（1853年），朝廷强令陈介祺代父认捐银
钱四万两以解户部财政之困。陈介祺经此
种种遭际，深知宦途峻险，次年即借口处理
母亲的丧事而返归故里，不再复出。
　　42岁的陈介祺，回潍后先在城西北方向
的莱章村亲戚家暂住。直至七年后，为避
战乱，方迁入潍县城里。
　　据《潍县志稿》载，清咸丰十年（1860年）
陈介祺的新居建成，新居建筑规模颇大，约
一万平方米，位于城里西南隅，北至西门大
街，南至增福堂街，东至罗家巷。建新宅
时，陈介祺专门在不起眼的地方设计了储
藏之处，他在内宅上房西套间特制了一排
楠木柜为藏宝橱。
　　陈介祺虽退出官场，但不忘朝政，关心
国家大事。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对国家
改革吏治、赈灾救荒、洋人来华传教及开矿
筑路、外敌入侵、富国强兵等方面均有大量
论说。他更不忘关心地方政事，对于乡间
百姓之事也非漠然置之，凡关系民众之大
事，他都尽其所能鼎力相助。

心细如发，眼明如炬

　　陈介祺回潍以后，凭借桑梓的丰厚历
史文化底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金石
收藏鉴赏，对金石事业的研究范围扩大到
了收藏、释古、研究、著述等方方面面。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苦心经营，终成大业。
　　在藏古方面，陈介祺收藏丰富、冠于中
土。举凡钟鼎彝器、金戈铁剑、镜鉴钱币、
圭璧环璋、碑版造像、经幢志石、陶文玺印、
封泥铭范、瓦甓宫当与宋元翰墨等，无所不
收，无所不富，无所不精；藏品多达两万余
件，俨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石博物馆。
　　如早期收藏的东周初年的青铜器曾伯

簠，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曾伯是曾国
的国君，曾伯簠铭文记载的是曾伯与晋文
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旨在打通江
淮铜锡矿输往中原的通道。曾伯簠有铭文
90字，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多的青铜簠。陈
介祺十分珍视它，故自号“簠斋”，名其书斋
为“宝簠斋”。
　　陈介祺还收藏西周晚期青铜器“兮甲
盘”，上有铭文133字，书体厚实壮美、风格独
特，记述了兮甲（即尹吉甫，西周著名政治
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
者）随宣王出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
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王国维跋《兮甲盘》
曰：“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
鼎之上。”
　　他最为世人所推崇的藏品，是与大盂
鼎、大克鼎并称青铜礼器“海内三绝”之一
的毛公鼎，铭文近500字，是迄今所见青铜器
铭文中最长的，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藏印方面，回潍以前，陈介祺只收藏了
官印317方、私印1938方。回潍后藏印达到
7000多方，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
印和“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
绝世珍品。此后他又得亲家吴式芬所藏古
印2000余方，使其藏印多达万方。至此，陈
介祺才有了一枚“万印楼主”的印章。著名
学者王献唐评论：“陈氏《十钟山房印举》所
收诸印，虽未见原物，但以印文证之，无一
伪制，即所收铜器、石刻、砖瓦皆然”，并用

“心细如发，眼明如炬”八个字形容陈氏鉴
古之精。
　　陈介祺还收藏三代钟、鼎、彝器数百
件，其中商周古钟11件，故又自号“十钟山房
主人”。《清史稿》称其“所藏钟鼎、彝器、金
石为近代之冠”。
　　陈介祺远见卓识，认为“古器出世，即
有终毁之期，不可不早传其文字。”为此他
聘用了几十名工匠在家制作拓片。他的传
拓技艺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为全国金石
学家推崇。学者褚德彝称陈介祺的传拓

“精妙绝伦，为向来所未有”；学者叶昌炽在
《语石》中说“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
第一”。

考古、传古皆求“精”

　　人生最后十多年，是陈介祺金石学生
涯中最为鼎盛的时期。他终日沉迷古器物
的征询鉴别、考证批注、教拓监拓。他收藏
之理念，在于传古。
　 “陈介祺收藏众多有铭青铜器，他对铭
文研究知之卓深。”孙敬明分析，经陈介祺
考证的青铜器铭文不下数千件，这可从《秦
前文字之语》与《簠斋尺牍》和其他手札中
获见。至于货币、玺印和陶文的释证，亦更
是新见迭出，甚至为凿破混沌之论。他对
释读古文字，尤为矜慎，可见其收藏、鉴别、
考古与传古之追求一个“精”字。
　　陈介祺的释读功夫在古器物的多个门
类中开枝散叶。陈氏发现并命名、确定了
陶文、封泥等新的金石门类。他是发现并
考证陶文的第一人。他收藏三代陶器数百
件，所收陶文“将及五千”，自号“齐东陶
父”，并自撰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
秦一万方”。他开拓性的陶文研究成果，为
后世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他提出“古
陶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后来
著名画家黄宾虹的《陶玺文字合证》通过玺
印与陶文符合的实例，证明了二者之间关
系，也印证了陈氏之观点。他还以陶文考
证历史，提出“陶文中的陈氏与齐国田氏存
在联系”等观点，得到后世学者认同。
　　陈介祺是最早关注和研究封泥的学者
之一。封泥是古代缄封简牍钤印以防私拆
的信验物，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他最先
认识到封泥的价值及其与古玺印的关系，
于咸丰元年（1851年）出版《簠斋印集》，其中
收录古印2485方、封泥印文130余枚，并首次
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并列，将其作为古印三
大主要类别之一。光绪初年，与金石学家
吴式芬谋划合辑出版的《封泥考略》，是最
早将封泥文字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联系考
证之专著。他所辑拓的《十钟山房印举》，
在体例、举类、断代、考释等方面，为印学研
究提供了范式。
　　陈介祺还开启了铸器铭范收藏之先
河。辟专室收藏齐国刀币铭范，名曰“千化
范室”。他收藏的镜范，有三件于1919年被
罗振玉收入《古器物范图录》。该图录所收
镜范总计七件，可见陈氏收藏镜范之珍稀。
而在罗氏该图录成书后的80多年间，学界仍
无人对镜范进行独立研究，见于著录的镜
范亦少之又少，直至1997年汉代镜范在临淄
齐故城遗址被发现，镜范问题才又引起学
界关注。
　　作为金石大家、收藏大家，陈介祺的书
法成就反而被遮掩。在父亲陈官俊的熏陶
下，陈介祺的书法“从颜体入手，早年以小
楷闻于时，出入颜柳之间”。咸丰二年（1852
年）所作《毛公鼎释文》的小楷更为峭拔，可
窥见魏碑体之遗意，明显地反映出魏碑体
的字形及笔画特征。
　　此次展陈了不少幅陈介祺晚年书法，
在楷书的基础上，吸纳金石文字之精华，用
墨浓重，行笔沉着，笔道平实，古朴奇穆，清
新绝俗，自成面貌，为众家所崇。
　　陈介祺还以他超前的美学意识，对家
乡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助推深远，对潍县
仿古铜、红木嵌银、拓片、篆刻、书法等民间
艺术的传承、创新作出很大贡献。
　　“大凡伟大的历史人物，通常是处在社
会历史的新旧交替转型之时，能稳坐在扎
实的‘旧学’根基之上，又能够面向新的未
来。陈介祺在金石学领域里，兼有两端。”
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说。
　　陈介祺为人正直，待人宽厚。虽家庭
极其富有，但他从不以势压人，乡亲有了困
难他会解囊相助，如遇灾荒年景，他便主动
提出让佃户少缴或不缴粮食，乡亲们称他
为“陈大善人”。
　　陈介祺倾其毕生心血，为国、为民、为
事业操劳一生，殚精竭虑，终因孱弱多病，
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患“膀胱不化之症”，
怀着宏愿未偿的遗憾，于七月二十日卒于
家中，享年72（虚）岁。
　　陈介祺突然离世的消息，在全城很快
传开，人们为失去了一位忠厚同乡而痛心。
陈介祺安葬在县城以北约5里的刘家园村，
出殡那天，不少乡亲主动“十里相送”与其
告别。参与相送的人非常多，走在最前面
的孝子已出北门，后面相送的人还没有走
出罗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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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实习生 王梓菡

　　冬日的潍坊市博物馆，“金
石华岳——— 陈介祺特展”分外热
闹。这一展陈有121套414件文
物，分“赓续相承”“富藏精鉴”

“翰墨流韵”“宗仰海内”“泽被桑
梓”五部分，涵盖了清代潍坊籍
金石学家陈介祺旧藏青铜器、玺
印封泥、陶文瓦量、石刻造像等
门类及其信札、早中晚期书法作
品，以及陈介祺金石交游和对家
乡金石学的影响与贡献，其中近
半数文物展品是建馆以来首次
展出。
　　陈介祺是谁？
  “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
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
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
凡着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
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
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
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
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
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
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
先生。现在先将他论古器文字
做假的一段话述说一下……谈
古器文字多么透澈，不但知道真
字深义，连假的都能了然无余，
这才能算真研究。”这段文字，是
著名学者商承祚在1933年的《金
陵学报》上发表的稿件。
　　陈介祺，这位富收藏、精鉴
赏、深研究的学者，以一己之力，
将金石学从书斋推向实践，从收
藏升华为文化传承。他扎根旧
学，锐意创新，嘉惠士林，使潍县
成为晚清金石学重镇，更推动仿
古铜、嵌银、拓片、篆刻等民间工
艺臻于极致。今日回望，他确如
金石华岳，巍然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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